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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

明，敌人弃甲丢烟枪。”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30 周年，曾参加过长征的肖华

将军，以自己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与

故事，创作了 12 首形象生动、感情真

挚的词。随后，由作曲家将其谱曲。

这就是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曲调优美

的《长征组歌》的由来。从此《长征组

歌》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深受人们喜

爱，一直传唱至今，成为歌曲的经典。

乌江之于我们，熟悉而又陌生，传

奇因而神往。来不及端详一下凯里的

市容，一早，我们匆匆赶往地处黔中腹

地余庆县的回龙场。那里有一处红军

抢渡乌江的战斗遗址！

乌江为贵州省第一大河，古称黔

江。由于地势高差大，切割强，以流

急、滩多、谷狭而闻名于世，号称“天

险”。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的 4

道封锁线后，改向敌方力量相对薄弱

的贵州前进。红军入黔后，黔军在乌

江北岸严密布防。守敌除了在各渡口

构筑防御工事，并将渡船沉入江底。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经充分准备，

1935 年的元旦，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

团长杨得志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勇士

在回龙场渡口强渡成功，率先突破敌

人左路江防，为全线渡江，北上湄潭，

占领遵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因

而意义深远。

山道弯弯，轻风习习，危岩迎客。

我们先是瞻仰了红一军团一师强渡乌

江回龙场渡口指挥部遗址，俨然一堂

革命历史的教育。随后，我们来到江

边。“乌江天险”果然名不虚传。立于

高处，但见壑深流急，峭岩壁立，白瀑

飞悬。遥想当年，寒冬腊月。单衣草

履的红军战士，迎着炮火，向着弹雨，

摇着竹筏，甚或潜水泅渡，一往无前，

该是何等的气壮山河！他们中的不少

勇士，就此埋骨江畔，与天地为伍！那

一年一度的山花，是大自然的不尽祭

奠，那不歇的江流正是唱给他们的永

恒赞歌！

历史上，中华民族虽多灾多难，但

几千年屹立不倒。来到贵州，临近遵

义，作为曾经的浙大学子，我情不自禁

想起湄潭！红军长征途经贵州两年多

以后，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当年的 9 月，杭州告急！浙江大

学时任校长竺可桢先生，怀抱“教育救

国、科学兴邦”的理想，毅然率领浙大

师生，踏上了被后人称作“文军长征”

的漫漫西迁之路。以时间顺序计，一

迁浙江临安西天目山和建德；二迁江

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

州青岩、遵义、湄潭、永兴。途经六省，

行程 2600 余公里，于 1940 年年初最

终抵达贵州遵义。此后，在遵义、湄

潭、永兴三地坚持办学七年，总部设于

湄潭的文庙。可以说，湄潭是浙江大

学的第二故乡！游走湄潭，感恩致礼

是许多浙大学子的一大夙愿。

暖阳高照，风送归人。行抵设立

于湄潭文庙的“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

列馆”已是下午 4 时左右。文庙始建

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 年）。

历经 400 年历史的风雨，现在我们看

到的湄潭文庙，仅剩下了大成门、南北

庑、钟鼓楼、大成殿和崇圣祠，占地面

积约2600余平方米。2006年5月，作

为昔年浙江大学办公室和图书馆旧

址，湄潭文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列室共有 6 个展厅，分七个部

分，内容翔实，图片丰富，实物珍贵。

全面展示浙大西迁历史，和办学情况

与师生风貌。在国难当头、教学设施

简陋，设备奇缺，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

岁月里，竺可桢校长与一批知识分子

的精英，胸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

险。流离搬迁不废学业，身陷危难不

忘救国。并创造了累累教学科研的成

果，培养、走出了一大批诸如李政道、

程开甲、叶笃正等优秀的学子和科学

家，使浙江大学崛起成为中国著名的

高等学府，人称“东方的剑桥”。这不

仅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也是中华民族文脉不断，继继绳绳，生

生不息的根本因由！西迁浙大和同一

时期的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教育机

构，以及老一代的教育家和优秀知识

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所谱写的中华

教育史上的辉煌一页，必将永载史册，

功盖千秋。精神风范与伟业丰功，泽

被后世，万古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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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歇乌江唱着永恒赞歌
□应忠良

奔跑交响曲
□应晓红

爱上跑步纯属偶然。细细数来，

我坚持跑步已有五年。五年前，因为

工作整天埋首文字，给身体带来极度

不适。我没有办法改变工作节奏，但

我可以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

是我选择了跑步。

那时还不懂必要的热身与拉伸，

只是给自己定了一个 3 公里的目标。

天蒙蒙亮，我就穿上红色运动服，在马

路边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跑了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跑步的好处，但真

正跑起来着实不容易。第一天跑的时

候，才跑了 2 公里就已经气喘吁吁，双

腿像灌了铅似的。我停下来，就近找

了块马路边的草地躺了下来，暖洋洋

的阳光晒在身上，仰望湛蓝的天空，飘

着几朵棉花云，用力深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心情非常惬意，身体像是放空了

似的。强烈的对比感让我深切体会到

了努力后的自由轻松。

此时，我内心清楚认识到，这种奔

跑的自由并不是通过“自由跑步”来获

得的，他们之间还需要一条“跑道”，这

条跑道就是“自律”。

此后，我开始每天跑步。穿上跑

鞋，踏上跑道，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刚刚还在挣扎着是否起床的思绪，

在走出家门的瞬间，被整个城市让我

踩在脚下的自豪感所覆盖。更可喜的

是，这个阶段我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以慢致远。长距离慢跑的核心体

现在一个“慢”字上，慢一点，慢慢来，

把速度降到自己足够舒适的程度，跑

累了就快走，总之不追求配速，不追求

快速提高成绩和拉长距离，也不和朋

友圈里的朋友攀比。我始终认为跑步

不是与他人竞技的项目，而是与自己

竞技的项目，每一天跑步，我的对手只

有自己，那个昨天的自己。每次我都

是根据自己当天的状态规划最佳跑

程，少则3公里，多则5公里，准时出现

在那条再熟悉不过的马路跑道上刷

圈。每天迎着灿烂的阳光，迈着轻盈

矫健的步伐，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享

受着自由奔跑的快乐，重新拾起城市

快节奏所缺失的健康与心灵的宁静。

如果后来没有遇见队长，我的跑

步人生也许就只停留在 5 公里。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永康五金城长跑

队。在队长的引领下，我越跑越远，越

跑越持久，从 5 公里到 10 公里再到 21

公里。今年3月份，我参加了人生的第

一个半马——横店马拉松。我践行着

横店半马的约定，以远客的身份站在赛

道上，和战友们穿着红色的战服，一路

奔跑，将灰色的路面劈开一条鲜艳而又

充满活力的裂缝，整个静默的横店都变

得生机而有活力，第一次跑马褪去了我

多年来灵魂漂泊的皱褶。

我和队友们把身影印在每一处跑

步的风景中，把热血和汗水浇灌在马

拉松这条长长的跑道上。如今，我每

次看到某个所钟爱城市的马拉松或者

那个城市有自己惦记挂念的人，全身

细胞都在蠢蠢欲动，想要感受强风迎

面吹拂的滋味，想要用自己的脚步去

丈量这个城市，想要以另一种方式，另

一个理由去追忆我们的曾经。

平时，我还喜欢一个人奔跑，我愿

做马路上孤独的跑者。因为于我而言，

跑步不仅是健身，还可以用来冷静与思

考。这两年，我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

在早晨一个人一圈又一圈的跑步中构

思完成的。很多时候，远离喧嚣，独自

奔跑，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境界。

说起坚持跑步，总有人向我表示

钦佩：“你真是意志力超人啊!”说老实

话，我觉得跑步这东西和意志力没多

大关联。能坚持跑步，恐怕还是因为

这项运动合乎我的要求：不需要伙伴

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械和场

所。于我而言，如今停不下奔跑的脚

步，是心的坚持，更是五金之都——永

康醉美晨曦的诱惑。晨跑中，可欣赏

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

岸”的美景，感受到在这片孕育了五金

灿烂文明的神奇土地上，既有金属般

的坚韧与刚强，也有鲜花般的绚丽和

柔情。还可倾听到生命的交响乐章，

每当听到“嗒嗒嗒”有力的落地声时，

我似乎听到生命健旺地交响，感觉到

青春肆意地飞扬。

跑过 5 个春秋，我的落脚声已经

变得很轻，悄无声息地跑着，像是这个

城市中的我，渺小但一直向前，从未止

步。

象珠三章
□南蛮玉

与松石先生饮茶
山有象形，塔也有春风之意

在明朝院落，我们坐下来还是早晨

云松斋、云凤轩的云，皆从言谈中来

我们谈到陶潜，南山就坐进溪声

在木头上刻一片竹林，也许要耗费

一斛散淡的星光，旁逸的还有燕语⋯⋯

是雏燕，问院中的石榴和南天竹

照墙上的题诗，又是谁家公子？

茶席上嘉客如流水，我们还在一个

险韵看山，风已到告别的清渭

丽影
姑娘怎么拍都好看

斑驳的马头墙，雕花的木窗

无名的裁缝铺子

遇得到诗人的小巷⋯⋯

爱慕你的那人，假如刚好也有

一个闲暇的午后

在他的镜头里

应当还有一个阁楼

从彼窗望出去

孤云停在蓝天上

蔷薇花开得惊心动魄

有一条小巷，叫大世间

凤仙和紫苏
领养两棵草花，自然该在江南

某个穿越而来的小镇

从乾隆到嘉庆，不过是

从一个厅堂，转到另一个厅堂

从宗祠到小学校，到如今

历史老师指着雕梁说，喏

那里有一封慢信

假如名叫凤仙的女儿

用五种色彩写诗，并且

一厢情愿地，最爱紫色⋯⋯


